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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改造與呈現
——

論唐滌生名劇《蝶影紅梨記》之電影改編
陳素怡

引言
中國傳統戲劇劇種甚多，能夠流行於香港一地的亦不少。不過，居住於香港
的廣府人多，又以操粵方言為主，因此粵劇便能在芸芸劇種中突圍而出。三十年
代是香港粵劇的初盛期，名伶名班很多，不單有「薛馬爭雄」
，更有「五大流派」。
1

與此同時，在劇本創作上也有新的發展。為了吸引更多戲迷，戲班不再單單演
出江湖十八本，新劇作亦應運而生。2五十年代是香港粵劇的鼎盛期，名戲班、
名伶、名編劇同期出現，佳作亦多。不少粵劇名作拍成電影，佔同期影片總產量
的百份之三十四。3唐滌生(1917-1959)一生創作劇作達四百部，是五十年代著名
的編劇家。4
關於粵劇戲曲的討論，梁沛錦(1936- )對於香港粵劇的發展有宏觀的分析。他

1

「五大流派」指薛(薛覺先)、馬(馬師曾)、桂(桂名揚)、白(白駒榮、白玉堂)、廖(廖俠懷)。梁
沛錦〈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
，刊於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頁 661。
2
早期粵劇搬演，總離不開江湖十八本。即：《一棒雪》
、《二度梅》、
《三官梅》
、《四進士》、
《五
子登科》、
《六月雪》(或稱《六月飛霜》)、
《七賢眷》
、《八美圖》、
《九更天》
、《十奏嚴嵩》(有謂
《十美妖孫王》)。但到了薛馬爭雄時，他們為了爭高下，各自招攬編劇精英，馬師曾旗下如有
盧有容；薛覺先班中有麥嘯霞、馮志芬、南海十三郎等，開始了「因人度戲」的傳統。見蘇翁〈粵
劇劇本史話〉
，刊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粵語戲曲片回顧》，(香港：市政局，1996)，頁 87。
3
按余慕雲(1930- )統計：
「五十年代香港一共生產了一千五百一十九部粵語片，其中有五百一十
五部粵劇電影……最多一年是一九五八年。」余慕雲〈香港粵劇電影發展史〉
，
《粵語戲曲片回顧》
，
頁 19。
4
按余慕雲的統計，唐滌生的粵劇作品共 446 部，今難以考實。香港電影資料館編印；臨時市政
局及臨時區域市政局合辦：
《唐滌生電影欣賞：唐滌生逝世四十周年紀念匯演》(香港：香港電影
資料館，1999)，頁 38-46。但對於唐滌生的評價，亦非全部是正面的。如《粵劇史》一書指出：
「(唐滌生)他的劇作的優點，是緊湊有戲，曲詞優美，缺點是過於典雅，不夠生動。」賴伯疆、
黃鏡明《粵劇史》，(北京：新華書店，1988)，頁 140。
2

介紹了由開埠到近年，粵劇藝術與香港的關係；5陳守仁(1957- )對於粵劇戲曲的
音樂亦有細緻析述，肯定了粵劇戲曲在音樂上的成就；6香港電影資料館近年亦
整理了戲曲電影的資料，7為紀念任劍輝逝世十五週年，展覽及紀念文集亦相繼
出現。8關於唐滌生的專題探討，則有楊智深(1963- )的《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
鳳鳴卷》
；9葉紹德、區文鳳亦曾探討唐滌生的劇作，並在粵劇範疇上肯定他的貢
獻。10以上所提及的都是對粵劇或唐滌生劇作作宏觀及整體性的析述，若以集中
在其中一部劇作的討論而言，則以論述《紫釵記》為主。11唐滌生出色的作品甚
多，本文現以他其中一部名劇《蝶影紅梨記》作為研究對象。
葉紹德認為：
「唐氏劇本到了《蝶影紅梨記》
，可算已攀上了高峰。這是個好
劇本，從明傳奇《紅梨記》改編而來，原劇只存下幾折戲，故事很簡單；唐氏卻
把劇本寫得奇情、浪漫、且富時代感。從戲匭來說，該是一個突破。」12自 1956
年起，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創作了不少佳作，其中大多是改編自古典小說、戲劇
的。《牡丹亭驚夢》是第一部實驗作，可惜推出時未能得到觀眾的認同。雖然如
此，唐滌生及仙鳳鳴劇團並沒有因此放棄改編名劇的方向，13他們於第三屆緊接
5

梁沛錦〈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
，刊於《香港史新編》，頁 649；梁沛錦《粵劇研究通論》，(香
港：龍門，1982)。
6
陳守仁《香港粵劇導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樂系粵劇研究計劃，1999)；陳守仁《香港粵
劇研究》，(香港：廣角鏡，1988)。
7
香港電影資料館將資料整理所得並加入電影人訪問，出版《粵語戲曲片回顧》一書。此外，亦
刊行《唐滌生電影欣賞：唐滌生逝世四十周年紀念匯演》一書。此書對於唐滌生劇作作出編年處
理。
8
香港電影資料館於 2004 年進行任劍輝逝世十五週年的紀念活動，同年刊印《任劍輝讀本》一
書。電影資料館《任劍輝讀本》，(香港：香港電影資料館，2004)。
9
楊智深《唐滌生的文字世界‧仙鳳鳴卷》
，(香港：三聯，1995)。但此書只是對唐滌生作印象式
的欣賞分享，並非學術論述。
10
葉紹德及區文鳳對於唐滌生的劇作，尢其是後期的作品，都給予高度的評價。葉紹德編《唐
滌生戲曲欣賞》，(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是書一套三冊，收錄了唐滌生六部
劇作：
《紫釵記》
、
《蝶影紅梨記》
、
《帝女花》
、
《販馬記》
、
《牡丹亭驚夢》及《再世紅梅記》
，是研
究唐滌生劇作的重要資料，然部分劇本經過葉紹德修正。葉紹德在此三本書中對唐滌生的每一幕
劇都加以解釋及評賞。此外，葉紹德〈五十年來粵劇編劇面面觀〉一文中，亦有寫下他對唐滌生
的評價。葉紹德文章，刊於黎鍵《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聯，1993)。區文鳳討論唐滌生
作品，主要有區文鳳〈唐滌生後期的粵劇創作與香港粵劇的發展〉一文，初發表於香港大學《粵
劇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大學，出版年不詳【手抄本】)。後收錄於劉靖之、冼玉儀編《粵
劇研討會論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三聯書店，1995)。
11
除《紫釵記》外，
《再世紅梅記》及《帝女花》亦有相關研究，但並不算多。包括梁秉鈞、黎
翠珍、陳輝揚主講、王明記錄：
〈從文學角度看唐滌生的《紫釵記》
、
《再世紅梅記》
〉
；區文鳳：
〈
《桃
花扇》對粵劇《帝女花》的影響〉
；楊智深：
〈
《再世紅梅記》的紅梅意象〉
；上述的三篇文章，皆
刊於盧瑋鑾編、白雪仙口述《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
，(香港：三聯，1995【第 3 冊】)。
何冠驥〈粵劇的悲情與橋段——《帝女花》分析〉，
《香港文學》1986 年第 23 期(香港：香港文
學編輯委員會，1986)，頁 28-33。
12
葉紹德〈五十年來粵劇編劇面面觀〉，刊於《香港粵劇口述史》，頁 99。
13
當時任劍輝及梁醒波亦曾質疑改編名劇的可行性，擔心劇作過於典雅令觀眾難以接受；白雪
仙對改編作品的方向作出堅持，並指出劇作家、劇團應該帶領觀眾走。「如此雅而艷的詞，粵劇
從來沒有聽過——初演時觀眾並不能完全接受，也是無可厚非，因為曲詞比一般粵劇高深許多，
恐怕根本有些人還是一知半解……但仙姐堅持不走通俗路線，寧願辛苦一點也要帶著觀眾向前邁
3

推出《蝶影紅梨記》，結果好評如潮，這標誌著創作人改變觀眾的品味。
唐滌生改編中國古典名著，再創作為新的作品，而改編就是指這個再創作的
過程。唐滌生此舉不單將古典文學作品介紹給香港粵劇觀眾，更是透過改編，吸
收、刪削、改動，使之成為另一部的文學經典。14唐劇取材自古典戲曲，在吸收
古典文學的養份之餘，也加入了新的想像。唐滌生對於古典文學的改動，如人物
角色的再創造，更是豐富了古典文學名著。而文字、電影、舞台，是一部作品的
不同表現模式、呈現方法。這是一部作品如何透過不同的方法展現，而不同的媒
體有著不同的特性，所表現出來的效果亦有所不同。15但不能否認的是，在呈現
模式的轉變過程中，牽涉了不同的人物參與(包括編導、演員等) ，這亦可理解
為另一層面上的改編。
本文將以蝶影和紅梨的意象運用，分別從改編進程及文本的內在處理兩個角
度作出探析，希望能達到以文學角度探討粵劇改編。在電影中呈現的意象有其獨
特性，故本文選取電影版本作為研究文本，而文中所引的曲詞、句白亦是從電影
中節取。16《蝶影紅梨記》唯一的電影版本是由李鐵執導；任劍輝、白雪仙主演
的。17在資料運用上，本文透過整理八十年代「唐滌生的藝術」及「唐滌生藝術
迴響」的訪問錄音，18了解五十、六十年代粵劇及粵劇電影的創作及發展，亦從
而摸索唐滌生的創作風格。此外，講座19及訪問葉紹德先生也為本文提供了不少
關於唐滌生的資料。《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一書所收的第二至第
九屆仙鳳鳴演出特刊，亦是用以查考當時演出背景的重要資料。
進。」見《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
，頁 14。
14
這亦可理解為唐滌生對古典文學的蓄意誤讀(deliberate misinterpretation)。 “Poetic
Influence –when it involves two strong, authentic poets, --always proceeds by a misreading of the prior
poet, an act of creative correction that is actually and necessarily a misinterpretation.”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Univ.Press, 1973), p.30.
15
有關不同媒體所表現的不同效果，可參考：陸潤棠《電影與文學》，(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部，1984) ，頁 1-18；百靈〈媒介轉換——文字書寫與空間展演〉，刊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
編《文學與傳播關係》(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5)，頁 149-191。
16
在香港電影還處於默片時代，粵劇電影已經出現。余慕雲將粵劇電影定位為「影片的內容和
粵劇有關的電影」，並將之分為六大類。六類分別是：粵劇紀錄片、粵劇戲曲片、粵劇歌唱片、
粵劇故事片、粵劇折子戲片和粵劇雜錦片。因為電影票價相對便宜、戲院環境舒適等種種原因，
粵劇電影更在 50 年代走向了高峰。後來，又因為伶星分家、黃梅調電影興起、免費電視的出現
等種種因素，使粵劇電影逐漸息微。到了七十年代，香港一共出產了 171 部電影，當中只剩下三
部是粵劇電影。〈香港粵劇電影發展史〉
，《粵語戲曲片回顧》，頁 18-21。
17
《蝶影紅梨記》
，導演：李鐵，首影日期：1959 年。演員：任劍輝、白雪仙、靚次伯、梁醒波、
陸飛鴻等；出版：寶鷹影業公司。
18
這批錄音是香港電台的電台節目，曾於八十年代播放。
「唐滌生的藝術」由葉紹德、鄭綺文主
持，陳婉紅編導；「唐滌生藝術迴響」由葉紹德、陳慧玲主持。此兩組節目，每集均訪問與唐滌
生關係密切的人，包括其太太、同事、朋友等。
19
講座包括：唐滌生逝世四十五周年紀念專題講座(陳守仁主持，林英傑、葉紹德主講)；王粵生
逝世十五周年紀念講座 (陳守仁主持，葉紹德主講)；
「名家名劇展演與香港粵劇編作家」講座系
列(三)——名劇展演與蘇翁作品(黎健主持，溫誌鵬、龍貫天、葉紹德主講)；任劍輝的藝術講座(羅
卡主持，阮兆輝、葉紹德主講)。
4

一. 紅梨二改
唐滌生《蝶影紅梨記》是一部改編作品。最初是元張壽卿的《謝金蓮詩酒紅
梨花》雜劇，繼而是明徐復祚(1560-？)的《紅梨記》傳奇，到唐劇已是紅梨故事
的第二次改編。此三部作品，故事梗概大致相同，情節上或有少量增減改動，由
花婆到老儒生劉公道是主要的角色變更。張壽卿《謝金蓮詩酒紅梨花》一本四折，
徐復祚《紅梨記》共三十齣，到了唐滌生的《蝶影紅梨記》，改編成一部七幕的
粵劇劇作。此劇不單曾在舞台上搬演，隨後更拍攝成電影。很多人都認為唐滌生
的劇作是改編自「元曲」的，20但唐滌生於〈我改編紅梨記的動機〉一文中分別
介紹了張壽卿及徐復祚兩部作品，顯然影響唐滌生的不只是其中一部。但唐滌生
或誤將張壽卿《謝金蓮詩酒紅梨花》雜劇的創作時段，置放於徐復祚《紅梨記》
之後，認為張壽卿之作是由徐復祚的《紅梨記》刪改而成，這或會引起後來討論
者的誤解。21《蝶影紅梨記》中，「詠梨」一幕較明顯是參考張壽卿《詩酒紅梨
花》而寫成的，無論是場景、對白都十分相近。女主人公「謝素秋」之名則沿用
自徐復祚之《紅梨記》
，還有「宦遊三錯」一幕亦較接近《紅梨記》中〈錯認〉、
〈再錯〉及〈三錯〉三齣之安排。這亦能引証唐滌生之劇作是分別取材自張壽卿
及徐復祚兩部作品。
唐滌生改編古典名著，不單只沿用其故事，在細節上亦有所繼承。以信物貫
穿整部劇作於明清傳奇中屢見不鮮。
《桃花扇》中有侯方域贈李香君之「桃花扇」
、
《長生殿》中有唐明皇與楊貴妃的定情金釵、鈿盒等都是明顯的例子。唐滌生在
改編的進程中吸收了運用信物的元素，使之成為其劇作的特色。他的作品中，如
《紫釵記》的「紫釵」、《再世紅梅記》的「紅梅」，以及本文集中分析《蝶影紅
梨記》的「紅梨」，唐滌生都刻意塑造成劇中富代表性的意象。此外，花的意象
運用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絕不罕見，甚至能成為「女子」的代稱。〈醉花陰〉：「莫
道不消魂，簾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就是宋女詩人李清照以黃花比喻自己。22《蝶
20

有不少評論或介紹文章都未能明確地講述三部作品的改編關係。如仙鳳鳴第四屆演出特刊中
載秦梅〈簡談：白雪仙的五大元曲改編名劇〉一文，其中介紹《蝶影紅梨記》一段，雖然標題是
「五大元曲」
，但內文只介紹是明徐復祚撰。見《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頁 86。
另仙鳳鳴的劇目介紹中指「
《蝶影紅梨記》根據元曲中之張壽卿原著《紅梨記》改編，為本屆仙
鳳鳴劇團的主力戲。」
，雖是指明改編自元曲，但篇名卻是徐復祚的《紅梨記》
。見《姹紫嫣紅開
遍——良辰美景仙鳳鳴》，頁 36。
21
仙鳳鳴第三屆演出特刊，刊於《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
，頁 42。唐滌生在文中指
出：「另一本為張壽卿『紅梨花』雜劇，增釋關目而為全本者，內容祗將謝素秋改為謝金蓮，題
為謝金蓮詩酒紅梨花其餘與紅梨記相同，臧晉叔頗愛其曲，選入元曲選中，刪出開端時之情節，
僅從素秋報錢濟之起，將冗長之回目含英咀華縮為四拆(折)而精神得以保存，詞曲不失本來面
目。」
22
李清照詞，見李清照著、徐培均箋注《李清照集箋注》
，(上海：商務印書館，2002)，頁 52-53。
此外，
《詩經》中〈桃夭〉都是以桃花寫女子出嫁。
〈桃夭〉
：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葉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室家！」李家聲譯評《詩經全譯全評》，(北京：新華，2002)，頁 10-11。
5

影紅梨記》中，紅梨花的意象運用可算是取材自古典戲曲，亦承繼著中國以花喻
女子的習慣。
「紅梨」二字於三部劇作的篇名中亦有出現，可見其在作品中的重要性。於
三部作品中，「紅梨」的正式出場都是在謝素秋(謝金蓮)夜會趙汝州一幕，女主
人公將紅梨贈予男主人公。但在紅梨出場前的處理，則有所不同。張氏《詩酒紅
梨花》跟徐復祚《紅梨記》一樣，在紅梨還沒有正式出場前，曾以唱詞的形式出
現。《詩酒紅梨花》中第一折「哎。你個解元嗏。覷著這幾朵梨花。」23是男女
主角相約明晚再會後的唱詞。
《紅梨記》
〈初會〉一齣中，
「庭中淡淡梨花月」24成
為了男主女角初遇的背景。在唐滌生《蝶影紅梨記》中，錢濟之安排給謝素秋居
住的廂房名為「紅梨院」，表示了紅梨早已於劇中存在。相同的是待紅梨正式出
場後，紅梨在三部作品中均成為了重要的信物，具有重大的標示性。無論是男主
人公或是女主人公，一見紅梨均會出現強烈的感受，喚起彼此間的感情或對方的
形象。
「蝶影」是唐滌生加上的，於張壽卿《謝金蓮詩酒紅梨花》及徐復祚的《紅
梨記》均沒有出現。蝶影的出現則在趙汝州初次碰到謝素秋之時。
就謝素秋贈花予趙汝州一幕而言，《蝶影紅梨記》跟張壽卿的《詩酒紅梨花》
是非常相近的。兩劇均是男主人公不知紅梨花、瞎猜，然後帶出紅梨的特徵。最
後男女主角作詩詠紅梨。但《紅梨記》的處理是不同的，趙汝州問「小姐手中所
持何花？」
，謝素秋便直接答道：
「是一枝紅梨花……」
。25以下從《詩酒紅梨花》
及《蝶影紅梨記》分別引錄兩劇贈花的一幕，透過兩段文字比較，不難發現唐滌
生劇作是從雜劇中取材的。

《詩酒紅梨花》：
【正旦云】秀才。你認的這瓶花麼。
【趙汝州云】小娘子。這瓶花是甚
麼花。【正旦云】你試猜咱。【趙汝州云】敢是海棠花麼。【正旦唱】
【哭皇天】待道是海棠呵杜子美無詩興。
【趙汝州云】敢是桃花麼。
【正
旦唱】若是桃花呵怕阮肇卻早共你爭。
【趙汝州云】敢是石榴花麼。
【正
旦唱】那石榴花夏月開。這其間未過清明。
【趙汝州云】敢是山茶花麼。
【正旦唱】若論山茶卻是冬暮景。【趙汝州云】敢是刺梅花麼。【正旦
唱】刺梅花初開未盛。【趙汝州云】敢是碧桃麼。【正旦唱】若說著碧
桃花那裡討牆外誰家鳳吹聲。【趙汝州云】我也猜不著。【正旦唱】枉
將伊徯倖。說與你便省。
【烏夜啼】這的是一朵紅梨花休猜做枯枝枯杏。恰便似佳人面暈微醒。

23
24
25

臧晉叔編《元曲選》第一折，(北京：中華，1989)，頁 1082。
--《六十種曲評注》(第 14 冊)，(長春：吉林人民出版社真，2001)，頁 662。
同上書，頁 681。
6

他三春獨掌著花權柄。枝葉兒青青。顏色兒熒熒。且休說四季牡丹亭。
更休過黃花徑。這花與燈。偏相稱。燈光閃爍。花影輕盈。26
《蝶影紅梨記》
汝州：(慢白欖)瓶中不是海棠花。
素秋：(白欖)海棠花味無詩興。
汝州：(白欖)不是海棠是石榴。
素秋：(白欖)石榴花開在夏令。
汝州：(白欖)莫非是朵碧桃花。
素秋：(白欖)秋盡桃芳開未盛。
汝州：(白欖)不是碧桃是山茶。
素秋：(白欖)有山茶已是冬暮景。
汝州：(白欖)莫非便是杜鵑紅。
素秋：(白欖) 幾見杜鵑七月紅遠勁。
素秋：(乙反中板下句)一枝紅梨花，你猜作枯枝杏，花離猶泣血，人
別怎勝情，早欲問花神，底事偏派紅梨，獨掌著三春花權柄，有情人
會少離多，有情花空枝難戀，為憐花薄命，不許伴春榮，(花)花影輕
盈，倩影輕盈，望君你且把人花重比併。
素秋：(花下句)欲借紅梨為暗示，怎奈佢夢醉魂顛欠聰明，不若就借
取紅梨一點嬌，料理痴郎三分病。
這兩段相似的曲詞，可以看到唐滌生從古代文學中的學習。兩段曲詞都是以其他
花作引入，從而帶出紅梨花的與別不同。他從元曲中吸取了內容、橋段的精華，
再重新以粵劇的手法、格式處理，使之成為另一部的經典創作。唐滌生在改編的
進程中並非單純的吸取，縱使是如此近似的一幕，文字的處理卻有所改動。在文
字風格上，《蝶影紅梨記》更見精煉。如比較「這的是一朵紅梨花休猜做枯枝枯
杏」及「一枝紅梨花，你猜作枯枝杏」兩句，這兩句意義相近，但唐滌生的文字
則更為簡單、直接。此外，在白欖一段，唐滌生多用七字句，句式整齊。加上，
句尾的「興」
、
「令」
、
「盛」
、
「景」
、
「勁」五字，以廣府話讀出都是押韻的，那更
見其出色的文字運用。
二. 蝶影、紅梨的意象
《文學詞典》界定「意象」(image)為：「意象指融進了作者思想感情的語言
藝術形象」。27《文學批評術語》亦指出：「『意象』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
術語」、「《周易》中「意」與「象」雖為兩個術語，在使用時卻是一對相互聯繫
26
27

《元曲選》第二折，頁 1084。
徐迺翔、張晨輝主編《文學詞典》，(北京：學苑出版社，1999)，頁 500。
7

的概念」、「『意象』一詞，由劉勰首次運用於文學理論批評」、「唐、宋的詩歌、
書法評論中，
『意象』成為分析、評價作品藝術品位的常用術語」
。28西方亦有與
中國傳統意象相近似的概念，稱意象、形象或想像(imagination)。
《現代西方文學
批評術語辭典》載：「在十八世紀，關於『想像力』的一種理論認為想像力是一
種用來提高讀者視覺反應的媒介」。29《大英百科全書》中亦載有以意象作文學
批評的相關資料。30黃永武指出八種意象的浮現模式，其中一項是「集中心力去
凝視細小的景物，予以極大的特寫，使景物因純淨孤立而變成突出的意象」。這
說明意象運用時作者賦予物象的意義與暗示力。31不同的物象在文學傳統中已有
其獨特意義，而在新文本中加以運用，新舊的意義就能相互配合。在《蝶影紅梨
記》中，「紅梨」、「蝶影」都是劇中重要的意象，兩者不單在傳統中國文學中有
其獨特意義，此等意義更能在劇中有更大發揮。
紅梨是貫穿三部作品的重要意象，紅梨花的處理連繫著整部劇作的發展，以
至男、女主人的形象塑造。透過《蝶影紅梨記》與《詩酒紅梨花》及《紅梨記》
的比較，本段將集中分析《蝶影紅梨記》中「紅梨」
、
「蝶影」的意象處理，以及
由這些具象所引發出的意義變更。「梨花」在中國文學中是常見的意象。雖然梨
花在不同的作品中，因著作者心境、感情的差異，意義亦有所變化。主題的不同、
情感的相異都能形成紅梨意義的多異性。但不難察覺，梨花大體能表現「離」的
主題，或梨花高雅脫俗的特性。如《長生殿》中楊貴妃死在梨樹之下，可見梨寄
寓了分離之意。其曲詞〈埋玉〉一齣：
「【旦看介】唉，罷、罷，這一株梨樹，是
我楊玉環結果之處了。」及「【紅繡鞋】當年貌比桃花，桃花；今朝命絕梨花，
梨花。」都能表現楊貴妃與唐明皇死別的分離之苦。32「梨」，是「離」的同音
28

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上海文藝，1999)，頁 74-75。
【英】羅杰．福勒編《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遼寧：春風文藝，1988)，頁 318。
30
A. C. Bradley catalogued the images of Shakespeare’s plays and foreshadowed the sensitive analysis
of Shakespeare’s imagery made by Caroline Spurgeon and several later critics.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2, (Chicago: Encyclopaedoia Britannica, 1985 15th edition), 453:3a.
31
文中對此有詳細的析術：
「當一首詩進入一個高潮的段落時，強烈的情緒呈露了一半，忽然把
心中無限的情意，集中托付在某一個細小的景物上，給予極大的特寫，讓這個經過觀察而精選出
來的細小景物，也許是一朵花、也許是一夥星、一集蜻蜓或是半杯殘酒，汰去繁複的背景，使它
純淨孤立，充滿著暗示力，不須多加詮釋，就能迫使讀者以從來未有過的眼光去看那突出的新物
象。」黃永武《中國詩學》(台北：巨流圖書公司，1976-1977)，頁 29-30。
32
洪昇《長生殿》，(合肥：黃山書社，2001)，頁 83。除古典戲曲外，梨花亦常見於古典詩詞。
岑參〈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詩句：
「忽如一夜春風來，千樹萬樹梨花開」
，主題是送別，而梨花
正好帶出離愁別緒。還有晏幾道〈生查子〉中句「消息未歸來，寒食梨花謝」，此為閨中女子怨
別之詞，梨花更表現了女子思念之情。見岑參詩句，見王鴻蘆《高適岑參詩選》
，(台北：遠流，
1999)，頁 195-196。晏幾道〈生查子〉
，見徐培均《婉約詞》
，(浙江：浙江古籍，1998)，頁 54。
《詠花詩品》中更引出了 11 首詠梨花的詩作，其中不乏以分離、思念為題的，如【元】鄭韶的
〈梨花〉便是講述相思之苦。孫書安《詠花詩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35-43。
孫映逵主編《中國歷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舉引共 20 首詠梨詩詞。孫映逵主編《中國歷代詠花
詩詞鑑賞辭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1989)，頁 379-400。此外，吳融〈追詠棠梨花十韵〉
「棠
梨第一花」
、陸游〈梨花〉
「紛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李佔年華」
、趙文〈阮郎歸梨花〉
「冰肌玉骨
淡裳衣，素雲生翠枝。一生不曉謫仙詩，雪香應自知」等詩詞，都刻劃了梨花獨標風韻、不與凡
俗的氣質。李文祿、劉維治主編《古代詠花詩詞鑒賞辭典》，(吉林：吉林大學出版社，199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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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劇中趙汝州亦唱：
「一段香車恨，一段詠梨愁，累得我僅餘瘦骨無所剩」
，故
33
此梨花可看成分離之花。 唐劇的紅梨運用與過往的梨花意象有其相近之處。劇
中的意象若能配合人物角色作討論，所解讀出的意義則會更豐富。故事中，紅梨
的脫俗與謝素秋的性格甚似，以花喻女子又是常用意象，故「紅梨」可解讀為女
主人公謝素秋。加上趙汝州跟謝素秋的分離，這正好配合了梨花與離別的關連。
「蝶影」是迷糊的，這正好與王太守之女紅蓮的形象相近，故二者亦可聯起作解
讀。既然紅梨即是謝素秋，男主人公如何對待紅梨，即是他對女主人公的態度，
這亦表現了男主人公的形象變更。此外，創作背景、作家風格亦能成為解讀的背
景資料。
1. 紅梨
既然紅梨花即是謝素秋，紅梨花跟謝素秋的關係是不得不提的。分別在《詩
酒紅梨花》及《紅梨記》中，均沒有提及紅梨的具體特質，只知道紅梨之美。在
這兩部劇作中，謝素秋形象亦不見突出。在《詩酒紅梨花》中，謝素秋沒有對趙
汝州分外專情。當謝素秋未肯定所見秀才是趙汝州之時，已經與他答話。更跟侍
婢梅香說道「一個好秀才也。梅香。我久以後嫁人呵。則嫁這等風風流流的秀才」
。
34

在《紅梨記》中的謝素秋，形象未見清晰，行事都依據花婆或錢太守的安排，
缺乏個人性格。
到了《蝶影紅梨記》
，唐滌生在劇中多次把花與人連起，如「汝州：花是有情
花，月是秦樓月，章台嫩柳未可任人攀」
、
「王黼：先責薄情花，何以你招來浪蝶
將花採」及「素秋：今日堂上花，原是堤邊草」等。此外，劇中的謝素秋，她有
主見、痛惜郎君，這亦可與紅梨連繫上。紅梨不比海棠、石榴、杜鵑等花，有與
眾不同的特質，而且「花離猶泣血，人別怎勝情」，紅梨花是有感情的。謝素秋
不比別的女子，她有獨特的個性，行事亦不是單單聽取人言。她初聽到錢濟之不
允許她跟趙汝州相認，張燈送客之時，便堅決離開，不再低聲相求。到她聽罷錢
太守解釋後，才接受要求，可見她並非盲目地答應的。在她重見趙汝州後，為免
徒添傷感，更自行離開。這都能見她並非唯命是從，而是極有主見的。還有，她
對趙汝州是很痛惜的，當她見到趙汝州醉倒在後院，便唱道「 (花下句) 可憐露
頁 377、388、390。
33
唐滌生在 1957 年撰寫《蝶影紅梨記》的開拍建議書，文中提及梨花的特徵：「在這裡，我附
上梨花在草本上的記載，而且，確實有紅的(紅梨花)(DIRUS, SEROTINA, VARCULTA)屬於薔薇
科，落葉喬木，莖高三丈許，惟年年取果，常殘損其枝，故多成灌木狀，葉印形而帶尖，緣邊有
細鋸齒，花五瓣白色，間亦有紅，雄蕊甚多，雌蕊即五瓣而已，沒有梨花，即此片的風格不會高
雅的」
。
《唐滌生電影欣賞：唐滌生逝世四十周年紀念匯演》
，頁 34。建議書全文收於佛山粵劇博
物館。而花卉書籍中亦有梨花(白梨)的介紹，引述的種類特徵跟唐滌生所指的十分相近。陳俊愉、
程緒珂主編《中國花經》
，(上海：上海文化，2000)，頁 328-329。在過往的文學作品中，雖然以
詠白梨為主，但亦有詠紅梨之詩，如歐陽修的《千葉紅梨花》
：
「紅梨千葉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
奇」，見李文祿、劉維治主編《古代詠花詩詞鑒賞辭典》，頁 379。
34
《元曲選》第一折，頁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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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鞋兒冷，百拜風神你要順情，盡向儂吹你莫向郎，待玉纖重把郎衣整」，這段
曲詞盡見深情。謝素秋的超凡脫俗跟紅梨花的與眾不同極為相似。
男主人公如何對待紅梨花，即是他如何對待謝素秋，這影響了他專情與否的
形象。《詩酒紅梨花》及《紅梨記》中的趙汝州，都不及《蝶影紅梨記》中趙汝
州專情、痴情。在《詩酒紅梨花》及《紅梨記》中，趙汝州見到王太守之女即動
情，同時亦可算是忘情，忘記舊人謝素秋。在《詩酒紅梨花》中，趙汝州第一眼
見到王太守之女，便欲結識。
【趙汝州做驚見旦科云】呀。一個好女子也。不知誰氏之家。怎生得
說一句話。可是好也。35
然後是自我介紹，接著邀約飲酒，汝州云：「小娘子既到此處。到我書房中飲幾
盃。有何不可。」《紅梨記》中的趙汝州更將謝素秋的詩句轉送給新認識的王小
姐，當他知道有機會再見謝素秋之時，才後悔起來。汝州：「只可恨素秋贈我一
詩，被那小姐取去，倘或相見問起，怎生答應他？」。36這兩個趙汝州在跟王太
守之女相處之時，皆沒有提起謝素秋之名，他倆大約已經移情。在這兩部作品中，
當趙汝州聽說王太守之女是鬼，反應甚大，丟棄了紅梨花。紅梨花被棄可連繫上
謝素秋被忘。《詩酒紅梨花》中，謝金蓮假扮三婆，唬嚇趙汝州王太守之女是女
鬼，害相思病死，
「一靈不散。怨氣難消」
，她的陰靈「近新來則纏攪年紀小的」。
又說三婆之子李秀才也是被謝素秋所害，使趙汝州極為震驚。趙汝州隨即起行應
試，免得「萬一紅梨花下那人來。可不與李家孩兒湊兩個」
。趙汝州在《紅梨記》
中，他聽到女鬼之事，立時丟下一切去應試。此趙汝州起初只顧與新相識的王家
小姐談情，並無心於科舉；但他最後行李也不及收拾便慌忙離開。他對愛情及科
舉前後不一致的態度，這急變形成強烈的對比。他口中稱紅梨為「鬼花」
，又說：
「孟博好混帳！這是鬼花，甚麼奇種，把來供在此。我只為這鬼卉妖花，幾送人
入鮓瓮」，37而他對謝素秋亦未夠痴情。
至唐滌生的《蝶影紅梨記》
，趙汝州從來沒有放下對謝素秋的感情，只將王太
守之女紅蓮當作知心人。趙汝州聽到王太守之女是鬼後，雖然也感驚恐，但不致
於慌忙離去，只是謝素秋先行離開。當趙汝州在丞相府內再見紅梨花，不單沒有
指罵，反之是喚起對故人之情。趙汝州對紅梨花的不離不棄，正好跟他對謝素秋
之情一樣，沒有因遇上王紅蓮而見異思遷。謝素秋送他的詩作，又時常拿在手中，
可見他對謝素秋的深情。汝州唱：「(上雲梯)醉憶三生翰墨証，此生付，重有再
生情，今生債不清，他生總有至怕紅羅定，仙還魂記，有張番生証，借丹青終慰

35
36
37

同上書第一折，頁 1082。
《六十種曲評注》(第 14 冊)，頁 713。
同上書 (第 14 冊)，頁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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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情，憐我寂寞長淚零，永保新詩作物証」。趙汝州與王紅蓮相處之時，三句不
離謝素秋之名，顯得極為傷心。汝州唱：
「(柳底鶯) 簪花字，簪花字懷念素秋涕
淚零，筆也端正，哭泣失聲，香車斷夢黃梁醒。」
從文本中，透過蝶影、紅梨的意象解讀，能夠深化男、女主人公的形象，亦
能使蝶影、紅梨的意義更為豐富。趙汝州的形象塑造，跟唐滌生筆下不少男主人
公甚為相近。癡情得不顧一切、專一，甚至少了一分聰明——這是由任劍輝演繹，
唐滌生筆下的人物典型。此外，紅梨的傲骨正是白雪仙化身。白雪仙曾憶述任劍
輝的話「她常認為唐滌生的劇本是專門為我而寫的」，38仙鳳鳴劇團以白雪仙為
領班，唐滌生為她塑造一個更討好觀眾的角色是理所當然的。加上唐滌生「因人
度戲」的習慣，他一向為白雪仙塑造的形象都是十分鮮明的，剛烈而不失溫柔。

38

《任劍輝讀本》，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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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蝶影
蝶影是指王太守之女王紅蓮。王太守之女一角均見於張壽卿的《詩酒紅梨
花》、《紅梨記》及《蝶影紅梨記》。蝶影的運用則在唐滌生的《蝶影紅梨記》才
始創。唐滌生曾為加上蝶影作出解釋，認為是將高雅的古典文學降低水平。唐滌
生認為：「元曲，是很高深的文學戲曲，不易為一般人所領略，紅梨記的名字也
過於高雅，我不嫌才拙把它改為『蝶影紅梨』假如你看過我改編後的紅梨記，我
相信你會認為這名目是絕對恰當的」。39蝶影是極常見的意象運用，蝴蝶飛舞很
容易便叫人聯想起愛情，如梁祝化蝶一般。常用意象能使觀眾更容易理解、接收，
這無疑是拉近了作品與讀者的距離。但唐滌生這樣的改編，效果不單是使觀眾易
於明白，在整體的意象運用上更是配合了紅梨的處理。
蝴蝶舞動本來已經難以看清，再加上是影子，更有模糊之意。王紅蓮的出現，
對於趙汝州而言如鏡中花，水中月，模糊不清。趙汝州從沒有表示喜歡王紅蓮，
甚至只是把她當作知音人。他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對謝素秋的情感寄托在她身
上，因而形成吊詭的情況。趙汝州知道王紅蓮不是謝素秋，他卻仍借紅蓮抒解他
對謝素秋的情意，他對紅蓮的感情就是含糊不清。王紅蓮只在夜間出現，而且行
跡匆匆，更增加了模糊、飄忽之感。傷心之人淚眼模糊，痛失謝素秋的趙汝州在
此時遇上王紅蓮，亦難以理智清晰。趙汝州對王紅蓮的感情和王紅蓮的形象，這
些都能配合蝶影的模糊。公道唱：
「(花下句) 分明是鏡中花，水中月，兩般著手
也難成，你又何苦要止渴望梅，充飢畫餅」。劉公道跟謝素秋的一段話，正指出
了這個模糊面，借蝶影之象指王紅蓮亦可這樣理解。
「蝶」的同音異字是「疊」，故「蝶影」亦可理解為「疊影」。在《蝶影紅梨
記》中，王紅蓮只是謝素秋的化名，故王紅蓮即是謝素秋，二人即一人，故亦有
重疊之意。謝素秋本答應錢濟之不見趙汝州之面，但她眼見趙汝州傷心，加上她
對趙汝州的深情，還是與他相見。謝素秋見趙汝州為了自己傷心不已，便唱道：
「暫借我情愛，似春暉化水，恨滿須盡興，恩情雖難復永，劃朵梅花解渴望症」。
對於趙汝州而言，王紅蓮的形象已經是撲朔迷離，加上她表示能暫代謝素秋為他
解憂，更使他將對謝素秋的情意投射到王紅蓮之上。在故事中，觀眾早知王紅蓮
即謝素秋，在趙汝州的情感上，王紅蓮只是謝素秋的替代。謝素秋欲借王紅蓮的
形象，慰解趙汝州，二人本就是一人，加上謝素秋的刻意經營，「疊影」之意就
更能突顯。
中國人相信，人死後靈魂會附托於他物之上，尤其是蝴蝶、飛娥之類。靈魂
寄托是唐滌生用以引入蝶影意象的用意，他使趙汝州相信謝素秋的靈魂就是附托
39

仙鳳鳴第三屆演出特刊，見《姹紫嫣紅開遍——良辰美景仙鳳鳴》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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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蝴蝶之上，然後加以追蹤。汝州唱：
「(反線中板下句) 嗟莫是渺香魂，化作紅
蝴蝶，歸來向我哭訴餘情，莫是秋夜墓門開，為怕犬吠更樵，才化作翩翩蝶影，
蝶姐你快投懷，為怕深秋夜冷，你衣單難耐朔風凌，待我解寒衣，為姐你取暖驅
寒，何以你又飛飛飛，(轉二流) 飛上蓬萊幻境，紫蘭香徑步斜傾，(花) 惱煞紅
杏富藏紅蝶影。」趙汝州追逐蝴蝶，蝴蝶飛到謝素秋裙下消失，可說是蝴蝶將趙、
謝二人拉在一起。蜂媒蝶使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並不陌生，蜜蜂、蝴蝶穿插花間，
儼如男女之間的紅線。40以下一段曲詞，正好引証了劇中蝴蝶作紅線的說法。
「(乙
反木魚)非關薄倖忘秋景，若說無情怎遇柳，誰差蝴蝶為媒証，想是幽靈暗繫繩，
我好比秋燈垂滅無油剩，一點殘光似小星，倘若紅蓮不活痴人命，五更風起後，
滅燈不復明」。王紅蓮在整部作品的角色，正是起著這中介者的身份。王紅蓮一
角的重要性，就是在趙汝州和謝素秋「分離」之時，為謝素秋的再出現鋪橋搭路，
使二人的感情從沒斷裂。
三. 單線發展與意象運用
《詩酒紅梨花》是一部純愛情小品，一本四折均是集中於趙、謝二人的愛情
關係。到了《紅梨記》，故事及側重點卻有所不同。明清傳奇中，不少以愛情為
題材的作品都並非單純寫愛情故事，而是混雜政治題材的。如《桃花扇》是講述
李香君及侯方域的愛情，但主線則落在國家的興亡。《牡丹亭》開宗明義就是以
情為題，但當中亦出現有關政治的個別齣目。41《紅梨記》中，其中有多齣是單
純講述政治的，或是描述政治較多的，如〈胡擾〉
、
〈請成〉
、
〈獻妓〉
、
〈憶友〉
、
〈托
寄〉
、
〈奸竄〉
、
〈誅奸〉等齣都是其中例子。除此以外，有些齣目雖然以愛情的描
寫為主，但在引子或內容上都加插了政治線的元素。如〈逼試〉一齣的開始就是：
「【番卜子】(外上)仗劍斬奸諛，朝寧方清楚。羽書又喜報平胡，夙憤今朝吐。」。
42
〈豪讌〉一齣講述奸臣王黼的上場，其中亦涉及到政治的部份。吳梅甚至認為
《紅梨記》中有強烈的國家興亡之感：「中記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大有
故國滄桑之感。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離合之情、獨此記家國興衰、備陳始末洵
為詞家異軍」。43明傳奇劇本較長，為了在搬演時更為吸引，以冷場熱場、政治
愛情相間，是理所當然的。
發展到唐滌生的《蝶影紅梨記》
，唐氏剔除了政治的的題材，單純以愛情開展
故事。劇中只是以王黼通金賣國作為故事的發展背景，以及趙汝州、謝素秋二人
40

如王灼〈虞美人〉
：
「蜂媒蝶使爭撩亂，應妒傳觴緩」
。
【宋】王灼著、劉安遇、胡傳淮校輯《王
灼集校輯》
，(四川：巴蜀書社，1996)，頁 137。另有周邦彥〈六醜〉
：
「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
國學萃編、盧元駿選注《詞選註》
，(台北：正中書局，1970)，頁 154-155。
41
《牡丹亭》在題詞中已表明「情不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主題，但在劇中仍會出現〈勸農〉、
〈虜諜〉
、
〈御准〉等單純講述政治的齣目。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丹亭》
，(北京：
人民文學，1963)。
42
《六十種曲評注》(第 14 冊)，頁 687。
43
吳梅著、陳乃乾校閱《中國戲曲概論》
，(香港：太平書局，1964)，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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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情阻力，其他的政治部份一概不提。《蝶影紅梨記》集中於愛情線的處理，
有助於「蝶影」
、
「紅梨」意象的運用。
「蝶影」是王紅蓮，
「紅梨」是謝素秋；女
主人公難以在政治線中發揮，甚至在《紅梨記》中的政治線上，女主人公的參與
亦不多。故此，在愛情線上集中書寫，方便了塑造女主人公的形象，亦使「蝶影」
、
「紅梨」意象更見突出。其實，在中國傳統的戲劇故事中，不無以女性作政治線
的主導者，但多以女性參軍、領兵這些題材為主，而《桃花扇》中的李香君只是
較為特別的例子。唐滌生這樣的處理，不單使「蝶影」
、
「紅梨」的意象更為突出，
更是讓它們能夠貫穿整部劇作，加強了意象運用的連貫性。因為「蝶影」
、
「紅梨」
意象難以在政治線上開展，所以愛情、政治兩線相間不利於意象運用。如《紅梨
記》的兩線相間，意象難以在政治齣目中運用，這使意象在齣與齣之間不能聯繫。
《蝶影紅梨記》中，「蝶影」、「紅梨」意象不但強化了主人公的形象，在整部作
品中都具有強烈的標示性和代表性；唐滌生集中書寫男女主人公的愛情故事，令
「蝶影」
、
「紅梨」意象在七幕劇中都能有所發揮，使它不會因政治的描述而有所
窒礙。
粵劇在香港發展到五十年代，再強調國家興亡反使觀眾難以接受。愛情小品
使觀眾的投入感更強，亦較容易接受。唐滌生以寫文場戲為主，他的代表作大多
以愛情為題；無論是生或旦，演員隨著年紀的增長，演武場會較為吃力，多演文
場能加長演出壽命。44基於種種原因，唐滌生這樣的改編安排是合於情理的，這
對於加強意象的運用更是正確的處理。

四. 蝶影紅梨的呈現
舞台是粵劇慣用的呈現模式，然而文字、電影都是可見的呈現媒介。如引言
所討論，香港於五十年代所拍攝的粵劇電影甚多，而電影亦使當時的粵劇搬演能
夠保存至今。無可否認，電影版本跟劇作在舞台搬演的差別很大，而電影更加入
了導演等人的意見。很多人認為電影比舞台遜色，但事實並不如此。舞台的搬演
可以長達四、五小時，電影卻將整齣劇作濃縮至不多於兩小時，這是兩者根本上
的差異。引伸而來的是句白、過曲甚至是曲詞的刪減。觀眾的即時反應影響著演
出者的表演，這使觀眾能同時成為演出的參與者。但以電影作為呈現模式，鏡頭
運用、剪接是舞台所沒有的。本文開宗明義，就是以電影的呈現模式為依歸，本
段將集中討論以電影作為呈現媒體，對於蝶影、紅梨意象運用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戲曲中，舞台空間是帶有強烈的虛擬性的。粵劇的舞台搬演亦不
例外，無論是「坐車」
、
「騎馬」
，都是演員功架的演繹。
《蝶影紅梨記》中第一場
隔門一幕是極具虛擬性的，這亦明確地顯示了電影跟舞台呈現的不同。在舞台上
44

如任劍輝本是演小武出身，但在唐滌生筆下多為文弱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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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演，台上不會出現一度門隔在趙汝州、謝素秋二人中間，二人明明是面對面的，
卻要想像中間是有門分隔。這樣的呈現很有趣，不單演員要想像，觀眾亦要想像。
電影中同樣的一幕，門是實實在在的存在，電影的呈現能夠讓每樣實物都透過道
具顯示給觀眾。這樣的處理，由舞台虛擬性帶來的想像空間雖然減少，但實物的
視覺效果會加強。蝶影、紅梨的意象，皆是透過具體的形象帶出背後的意義。既
然電影是講求以實物加強真實感，從媒體特點而言，蝶影、紅梨的出現在電影的
呈現上就更容易得到觀眾的關注。具像能引起關注，對於整體的意象運用而言亦
有幫助。
透過鏡頭的運用，電影很容易就能得到觀眾的專注，而觀眾的專注對於意象
運用有一定的重要性。陸潤棠〈粵劇戲曲電影及粵劇戲曲藝術：題材和媒介的香
港意義〉一文，對於觀眾的欣賞力有詳細的析述：
粵劇戲曲電影比較上更能吸引觀眾的注意力。香港五六十年代著名戲
曲導演李鐵執導的《紫釵記》和《蝶影紅梨記》
，均能充份把握觀眾的
注意力。因為觀眾只能看到電影單鏡頭拍到的動作和景物，相比之下，
舞台演出則較難操控觀眾的注意力，雖然演出題材相同。有些舞台導
演也偶然能收放自如，但只屬少數例子。粵劇戲曲電影一般能改變鏡
頭拍攝的角度，甚至鏡頭的類型，觀眾自然隨著這些改變而改變其觀
賞力，有點身不由己的無奈。粵劇舞台演出則是固定的空間，背景並
未有鮮明的界定，觀眾可有較大自由度選擇其專注的事物。45
這段引文論述了電影鏡頭如何能夠操控觀眾的注意力，這點能夠成為繼續討論意
象在電影中呈現的基點。舞台空間大，觀眾能夠選擇看舞台上任何地方，難以令
觀眾集中在其中一點。電影中關於蝶影的處理，先是一個單有蝶影的鏡頭，然後
是跟著趙汝州追逐蝶影，最後拍攝蝴蝶飛到謝素秋的裙下。這一系列的鏡頭運
用，完全能夠牽引著觀眾的專注力，使觀眾只集中看著蝶影的出現和消失。這樣
的安排，蝶影的出現便使觀眾印象深刻。紅梨的出現亦十分吸引。謝素秋(王紅
蓮)應約見趙汝州，手攜紅梨花出現。然後謝素秋將紅梨插進花瓶中，跟趙汝州
對話。在他們對話之時，紅梨花一直在螢幕的中心，置放在二人的中間，整幕就
只有男女主人公及紅梨花。此外，在王黼欲借謝素秋籠絡趙汝州以脫罪之時，以
紅梨佈置相府。謝素秋一見紅梨，即意識到形勢的改變。其中有一幕鏡頭便是單
單影著紅梨花，這是以謝素秋的目光出發的。這樣的處理，在舞台上一定不能出
現，這是以電影作呈現媒界的獨特之處。透過鏡頭的配合，加深了觀眾對蝶影、
紅梨的印象，甚至在這數幕中將觀眾的專注力完全集中在其身上。就此點而言，
這是電影呈現能帶動觀眾了解蝶影、紅梨的意象運用。
45

陸潤棠〈粵劇戲曲電影及粵劇戲曲藝術：題材和媒介的香港意義〉
，
《中華戲曲》
，第二十七輯，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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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影的單獨鏡頭

趙汝州追蹤蝴蝶

謝素秋手持紅梨花

二人對話時紅梨花在中間

紅梨花的單獨鏡頭
以電影作為呈現模式，能加強故事的完整性。舞台是分場演出的，場與場之
間因佈景、場境的轉換而間斷。整齣劇作的演出並非一氣呵成，分場要經過落幕、
停頓一段時間，才會繼續進行。電影有剪接的技術，免去了舞台分場演出的工序。
因此，舞台因為分場間斷，阻礙了故事的連續性發展，電影則能夠保持故事的完
整推演。蝶影、紅梨的意象，貫穿整部劇作，故事的間斷或多或少會減弱觀眾對
意與象之間的聯繫。電影呈現使故事更為完整，對於意象的整體運用而言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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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
五. 結論：
今日的粵劇及粵劇戲曲電影發展，大抵沒有五、六十年代般蓬勃。但五、六
十代的「戲寶」，則成為今日香港人再三回味的珍寶。時至今日，唐滌生的不少
名篇、曲詞、句白香港人都仍能琅琅上口，甚至成為香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研究
課題。本文以意象分析為切入點，嘗試以文學角度出發探討唐滌生名劇《蝶影紅
梨記》
，更重要的是希望能肯定其文學價值。粵劇是一門綜合藝術，音樂、舞台、
文化都是極具價值的研究角度，當然其文學價值亦不容忽視。唐滌生劇作曲詞優
美，大概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作品如何承繼古典文學則未受關注。若以元曲作
起始，到明清傳奇，中國戲曲一直被視作末流。在當時的創作背景下，這些大概
都只是遊戲文學、通俗文學。時至今日，這些作品都已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粵劇戲曲曾於香港盛極一時，又是重要的文化遺產。既然文詞優美，對傳統文學
有所承繼，以文學作為研究角度是有一定的價值。
除此以外，唐滌生作品的文學價值、其劇作能否加入香港文學作品之列等，
都是往後值得討論的課題。唐滌生雖然並不是生於香港，但他的重要作品都在香
港寫成。在過往有關香港文學或香港文學作家的研究中，唐滌生都未能在香港文
壇佔一席位。對於香港文學，鄭樹森有這樣的界定：「綜合而言，香港文學有狹
義的和廣義的兩種。廣義的包括過港的、南來暫住又離港的、僅在台灣發展的、
移民外國的。但兩種之間隨著時間的流逝，有時不免又得重新界定。」46若以此
作為準則，唐滌生就是香港文學作家。可惜的是，唐滌生作品的文學價值不受重
視，使他未能加人香港文人之列。於黃繼持、盧瑋鑾、鄭樹森：
《(1950-1969 年)
香港新文學年表》中，唐滌生的作品、生卒均沒有列入表中，可見他所受到的忽
略。唐滌生於一九五九年九月十五日逝世，但在同年表中只列出「一九五九年八
月八日，上官牧逝世」47的資料。但無可否認，唐滌生的出現，為香港粵劇史上
留下的光輝記錄。唐滌生的作品應該如何定位？他的作品、他的貢獻，仍有待日
後逐一肯定。

46

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黃繼持、盧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
，(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1998)，頁 55。
47
黃繼持、盧瑋鑾、鄭樹森《(1950-1969 年) 香港新文學年表》
，(香港：天地圖書，2000)，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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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詩酒紅梨花》、《紅梨記》及《蝶影紅梨記》劇目表列
張壽卿：
《詩酒紅梨花》 徐復祚：《紅梨記》 唐滌生：
《蝶影紅梨記》
折/齣/幕數

4

劇目

30
一. 薈指

7
一. 詩媒、隔門

二. 詩要

二. 咫尺天涯

三. 豪讌

三. 盤秋託寄

四. 羈跡

四. 窺醉、亭會

五. 胡擾

五. 詠梨

六.赴約

六. 賣友歸主

七. 請成

七. 宦遊三錯

八. 脫禁
九. 獻妓
十. 出關
十一. 錯認
十二. 投雍
十三. 憶友
十四. 路敘
十五. 訴衷
十六. 托寄
十七. 潛窺
十八. 奸竄
十九. 初會
二十. 誅奸
二十一.咏梨
二十二. 逼試
二十三. 再錯
二十四. 赴試
二十五. 憶主
二十六. 閨慮
二十七. 發跡
二十八. 得書
二十九. 三錯
三十. 永慶
(本文刊於《文學論衡》總第 7 期【2006 年 1 月】
，得蒙允准刊載，在此謹衷心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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